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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江所长，结缘一甲子，思念一辈子
——上海电科所部分老同事追忆老所长江泽民

听到江泽民同志逝世的消息，我感到无比

悲痛。他1985年来到上海，1989年赴京工作，

期间我担任副市长，先后分管了科技、外事、公

安、文化等工作，与他共事4年。他是我们的好领

导，也是我们的好大哥，他在上海工作期间的工

作方法和思想作风值得我们不断继承和发扬。

当时泽民同志从电子工业部来到上海，

十分关心上海的科技发展，他曾对我说过：

“如果上海在高科技方面没有成就，就对不起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上海这方面的条

件是最好的。”1984年，在老市长汪道涵推动

下，我们决定筹建漕河泾微电子开发区，这是

全国最早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江泽民同志来

上海后对此十分支持，批出了开发区建设的

用地，并大力支持引进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

技术。同时他还鼓励我们“走出去、引进来”，

汲取国际先进技术、工艺和管理模式。我四

次访问美国硅谷，还邀请美国硅谷地区的华

裔工程师协会三次来沪访问交流。

美国的专家帮助我们搞了漕河泾，泽民

同志又想，我们的其他工作为什么不能借鉴

这样的办法多找一些专家来？在他的主张

下，我们开始邀请国际企业家从世界各地来

到上海，为上海发展献计献策，也就是后来一

直延续到今天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

会议。从这里可以看出泽民同志的一个特

点，就是他特别强调国际视野。

泽民同志一直主张，一座开放的城市，应

该广泛地同国际友人、国际组织达成良好的

关系。他总是提醒我们，上海要做国际大都

市，考虑问题不能只从上海自身出发，一定

从国际大环境来考虑我们的政策和定位，

“立意要高”。这可以说是一个指导思想。

他的外语水平非常高，戈尔巴乔夫当年访问

上海，泽民同志直接用俄语与其对话，戈尔巴

乔夫很惊讶，说：“来了中国几个城市，只有上

海的领导可以不用翻译跟我聊天。”而在接待

美国客人时，泽民同志又可以用英文交流，外

办的两位翻译坐在一旁都没事干。

泽民同志视野很广阔，接受新事物很

快。他跟我们开会，往往提出一些引导性的

意见，不一定直接告诉你怎么做，但可能用一

两句话就启发了你。我分管文化工作时，上

海想办一个国际电视节，最初报上去，有关部

门没有批准，觉得上海条件还不具备。泽民

同志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你不是管外事

吗？你找上海的友城动动脑筋不就行了？我

听了恍然大悟，找到上海7个国际友城的总领

事，提出举办一次友城电视节，他们都欣然应

允，上面也批准了，后来顺理成章就变成了上

海国际电视节，开了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先

河。现在想来，这个点子妙得不得了。

泽民同志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有一次

他问我，上海的优势是什么？我讲了不少经济

啊、工业啊。但他说：“老刘，还有非常重要的

一条——人才。上海一定要做人才高地，这个

你应该最理解啊！”对干部，泽民同志也是关怀

备至，平易近人。最初要分管文化，我非常忐

忑：我一个搞科研的，不懂文化，怎么能管文化

呢？泽民同志对我说：没关系，我也是科研出

身，我保证支持你，我们一道商量。当年上海交

响乐团成立爱乐者协会，邀请我上台指挥，我

实在盛情难却，就去指挥了一曲《卡门序曲》，结

果有人去泽民同志那里提意见，说刘振元在“玩

票”。没想到后来一次干部会上，泽民同志特地

提起这个事说，振元同志是在倡导严肃音乐，我

们这个大城市应该有更多人了解交响乐，有什

么不好？这么一件小事，泽民同志会放在心上，

并且用这样的方式去化解，我非常感动。

当然，泽民同志对干部的要求也是很高

的。那时候，大到城市发展的大政方针，小到

马路上的垃圾堆放，他都事无巨细、身体力行

地关心过问。我们也有答不上来的时候。他

十分强调深入基层，并定下了每周四下午“无

会日”制度，干部必须下基层调查研究，并且

要反馈情况。他一直说，毛主席讲过“没有调

查就没有发言权”，你天天坐在上面，不下去

调查，不跟群众交朋友，有多少发言权？拍脑

袋不行，再聪明的脑袋也不行。我想，这样的

话，直到今天也是极具指导意义的。

惊悉敬爱的老领导江泽民同志不幸逝世的

噩耗，内心甚为悲痛。上世纪八十年代江泽民

同志担任上海市领导时，我曾多次向他汇报工

作，接受他的指示、聆听他的教导。一幕幕珍

贵场景立刻显现在脑海，激起我对老领导的深

切缅怀。江泽民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多年与泽民老领导接触，我深切感受到

他是一位有雄才大略、英明果断、睿智大度、

虚心好学、平易近人、作风踏实、重情崇义的

好领导，是一位值得我们崇敬的长者。我追

忆一些亲身经历的具体“小”事。

心系人民、作风细致踏实
泽民同志刚来上海时，上海城市基础设

施陈旧薄弱。住房紧张、交通拥挤、污染严重

困扰着市民的日常生活。其中市区排水能力

低下很突出，每逢台风暴雨或大型水管爆裂，

不少地区积水严重，殃及许多低洼地段市民

家中进水。泽民同志经常深入现场，蹚水视

察灾情、慰问市民，并急市民所急，将加强下

水道工程建设作为他创立的市政府每年为市

民办十件实事的重要内容。我当时是上海市

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上海市防汛抗灾常务

副指挥，经常陪同他视察灾情。视察过程中，

他总是先问清情况，听取专家意见，随后再作

指示。一天深夜，他亲自打电话到我家中，询

问我能否为他制作一张袖珍的上海市区重要

地下管网图，以便他放在公文包中随时查

看。我为他细致踏实的工作作风所感动，立

即组织各管线单位一周内就完成送呈给他。

1988年初，作为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

专门带领一个由上海各部委办和主要局领导

组成的26人代表团赴改革开放较早的广东学

习考察，我作为市建委代表一起参加了考

察。一天，利用中午休息时间，他单独带领我

坐小车去广州市第一条高架道路实地考察，

在高架道路周围往返观察，详细察看高架构

筑情况，询问我一些具体技术问题，并指示和

鼓励我们市建委回沪后一定要研究尽快建设

高架道路，以利早日缓解上海市区交通。此

后，上海建成了内环高架道路等。

关爱下属，帮助解决工作困难
1988年盛夏的一天，暴雨倾盆，市区许多

地方积水严重，泽民同志刚从外地出差回沪，

一下火车就直接赶赴卢湾区低洼地段，视察

灾情，慰问受灾居民，我陪同前往，在双人座

位上向他汇报气象和灾情。汇报毕，为让他

坐得宽畅些，我即移往他座。一会儿，他拍拍

边上座位，问：“陈正兴哪里去了？”我以为他

又要问我情况，立即再坐到他边上，想不到他

和蔼地向我微笑，并用左手遮在我的左耳旁

说了一句：“你的差事不好当呀！”顿时一般暖

流涌上我的心头，市委书记这般体贴部下，我

的辛苦一下子全没了。

1986 年末，我负责领导建设的上海市

实事重点工程浦东第一家煤气厂即将竣

工，市政府定于 12 月 26 日举行投产仪式。

离投产前十余天，负责厂区煤气柜建设的

施工单位回复无法按期完成。我十分着

急，却因该施工单位与宝钢有关，我不能直

接指挥，经向泽民同志汇报请求他联系支

持，泽民同志急我们所急，立即联系宝钢，随

后该施工单位加强了施工力量，终于如期

完成气柜工程，解决了困难，确保了煤气厂如

期投产。在泽民同志领导下，工作有支撑，心

情十分舒畅。

重情崇义，很有人情味
泽民同志对曾一起工作过的老部下十

分有情有义。他去北京任党的总书记后，每

当到上海视察见到老部下时，都是主动招

呼，问寒问暖，平易近人。上海第一条地铁

投产前夕，他在吴邦国书记、黄菊市长陪同

下视察漕宝路地铁站，我陪同接待。泽民同

志一下车见到迎接他的我，微笑着说：“你也

来啦。”邦国同志介绍说：“正兴已是市政府

副秘书长了。”他又问：“（夏）克强呢？”黄菊

同志说：“克强已去浦东开发区工作了。”他

百忙中还记得关怀我们这些老部下，真让人

感到亲切温暖。

2000年泽民同志利用在沪逗留间歇时

间，专门在康平路市委大楼前接见我们上海

四套班子领导并合影留念。2009年和2016年

春节时，他又专程接见我们上海这些共事过

的老同志，聚叙联欢又合影留念，令我们十分

感动。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江泽民同志是一位

重情崇义的伟人。

他总是提醒我们“立意要高”
刘振元

心系人民重情崇义的好领导
陈正兴

敬爱的江泽民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得知“江所长”逝世，曾经的老同事当夜

迟迟难以入睡，往事一件件次第浮现，历历在

目。“不知不觉，我们与江所长相识到今年正

好60年”。1962年，36岁的江泽民来到员工

多达千人、直属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的上海

电器科学研究所，作为年轻的业务副所长，负

责科研领导工作，在任4年。

他在每一个岗位都很出色，行
业里的专业人员都很钦佩他
在老同事们心中，那些日子很鲜明，他这

个人也很鲜明。那些日子，他定方向、促成

果、建基地、育人才、带作风，主抓的产品对国

民经济有重大影响，有的获一机部新产品设

计一等奖，有的为原子能反应堆配套急需、填

补国内重大空白，一批测试基地用了数十年

依然质量优良。他这个人，“非凡的领导能

力，为人、品质，令人钦佩”。很多后来人们逐

渐感觉到的，当年“江所长”就是这样。

时为电机室副主任的季杏法回忆：“我是

做具体工作的。一个新产品出来，要全国推

广，上百个厂要统一是非常困难的。他就做

得非常好，碰到困难能担当，意见不同就辩证

看待，又照顾到一线实际，行业里的专业人员

都很钦佩他，对生产、科研都能推动。我们写

了大量技术资料总结，他都看，非常认真。也

很有人情味，他和我出差去南京，工作之余见

他哥哥，两个人在家里就唱起了京剧。他到

部里工作后，来上海调研我也见过，加工精度

怎么搞，开座谈会很深入。他在每一个岗位

都很出色。”

江泽民的平易近人，从当年接触到如今

回忆，大家都很有共鸣。时为计划技术科副

科长兼党支部副书记的方炳尧回忆：“他对

人非常尊重，为人正派，关心群众。作为分

管科研的副所长，平易近人，知识也很渊博，

多才多艺，和大家都合得来，我们都喊他‘江

所长江所长’喊惯了。他工作务实，对科研

管理非常重视。原先科研材料没归档，他叫

我搞一个科研档案管理办法，每一步都布置

好的。他对知识分子、普通工人都很关心，

当市长时有一次回所里，老工人的名字他都

喊得出来。”

时为所技术员的殷坤堂也深有感触：“我

1965年进所，他作报告很风趣，我们很喜欢

听。他很关心老同志，我后来当过所长，有次

见他，他脱口就报了20多位老同事的名字，逐

个询问他们的生活与身体近况，从原来的所

长、室主任到医务室、幼儿园员工，都问。我

去见他要做好准备的，答不出来难为情。还

有菜价，他问我答，问得很细，还说我讲的跟

别人讲的不一样，我说我去菜场的。他很实

在，没有架子。”

他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许多
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
前些天，殷坤堂特地去所里“走了一圈”，

给人介绍当年江所长领导建设的消音室等一

批测试基地。老所长已逝，物、事、情长留。

殷坤堂也说到每位受访者都印象深刻的一件

事：江所长好学、善学，对专业非常关心。“所

里办的两个杂志，每年都要寄给他看。”他晚

年还常和所里的老同事探讨科研问题，老同

事回忆：“都是电机的技术问题，专业怎么发

展，还搞些什么课题，教学应该注意什么。他

关心学生的培养，怎么适应市场需要。他喜

欢了解新的东西，很好学，也很聪明。他晚年

生活比较规律，会请老师讲讲中国历史、世界

历史等。他是什么都有兴趣学的人，也不耻

下问。当年下了班要我们讲专业原理，他一

学就会。我们也没有顾虑，他没架子的。”

12月1日，曾任所党委书记的许小锋特

地请参与现场送别的同事向老所长“表示我

们的敬意”。“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的贡

献，他的为人，我们一直记在心里。他尊重知

识，爱惜人才，带领科技人员不断实践创新。

老所长挺了不起，很有人格魅力，而且多才多

艺，语言天赋也很好，曾经还与学德语的我用

德文对话。他不但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许

多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们所的工作和

国外交流较多，这方面感触很深。”

另一位所原党委书记张玉磊这些天一

再想起的，是老所长“是一个非常真实的

人”。当年整理所史，她看到过一份1966年

所党委给将调走的江泽民同志作的鉴定，鉴

定中写到江泽民同志“工作有干劲有魄力，

深入科研实际，认真钻研科研技术，处理问

题果断，深入群众，接受新鲜事物比较快”等

优点，也提到缺点：在用人上有时表现过于

重才。“现在用历史眼光来看，当时所谓的

‘缺点’正是难能可贵的优点。后来我把这

个鉴定给他看过，他说，挺能反映我这个人

的。”张玉磊感到，老所长许多方面不管哪个

阶段都是这样。比如干劲魄力，“我看过当

年的党委会记录，这点体现得非常明显，他

处理问题非常果断，思路非常清晰。他也特

别爱钻研，当年是这样，到了晚年依然问我

们许多新技术方面的发展问题。智能电网、

互联网，经常出题目。我们就准备一个八九

页的PPT，他看了以后还要问问题。有一次

他说，我们今天就谈谈互联网，幸亏我正好

有些准备。老所长走了，这些天这些事历历

在目。我们要继承发扬宝贵精神财富，保持

好传统好作风。” 郭泉真


